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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之敬畏 

董  蕊  彭凯平  喻  丰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敬畏作为积极情绪的一种, 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心理学家应有的关注。近年来, 有心理学家提出了敬

畏的原型模型, 并开始尝试用实证的方法探索敬畏的心理益处。敬畏和时间知觉、亲社会行为、精神愉悦、

自我意识及信息加工等有密切关系。未来应在敬畏的概念界定、消极效价的克服以及敬畏感的培养等方面进

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广泛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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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音乐、自然奇观和很多美好事物可以

激发起我们的很多情绪, 但其中最普遍的情绪是
“敬畏” (Keltner & Haidt, 2003)。一直以来, 敬畏受
到了来自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大量关注, 但令
人吃惊的是, 敬畏却一直被心理学所忽视。少数
心理学家(如 Lazarus和 Ekman)谈及过敬畏的一般
定义, 却很少进行实证研究(Keltner & Haidt, 2003)。
超个人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领域相对较多地谈及敬

畏, 但多为对个人体验的一种描述。关于敬畏, 一直
缺少统一的精确的科学定义(Bonner & Friedman, 
2011), 因此敬畏的实证研究受到了限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积极情绪得到了学
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敬畏作为积极情绪的一

种 , 仍然没有得到积极心理学家的重视。直到
2003年, 心理学家 Keltner和 Haidt通过原型方法
(prototype approach), 对敬畏的概念进行了科学
的界定, 此后才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探讨
敬畏的积极心理作用。那么, 构成敬畏的基本心
理要素是什么？它如何被诱发, 以及如何影响到
我们的行为？未来有关敬畏的实证研究可以从哪

些方面入手？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1  什么是敬畏 

敬畏情绪是一种混合了困惑、钦佩、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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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等很多感觉的复杂情绪。由于语言的进化 , 
词语及其意义会随着时间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

尽管心理学家们早期对于敬畏的理解, 恐惧因素
占主导地位, 但是近期关于敬畏的理解, 则开始
出现了去恐惧化的倾向 (Bonner & Friedman, 
2011)。积极心理学中对于敬畏的理解, 更多的看
重其积极的情绪效价。 

作为敬畏领域的主要研究者, Keltner和 Haidt 
(2003)从原型理论的视角出发 , 提出敬畏的原型
模型(prototypical model of awe), 试图用原型方法
分析敬畏的核心特征和诱发情境。他们将敬畏定

义为当我们面对那些广阔的、浩大的, 以及超越
我们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产生的惊异的情绪体

验。这些事物包括自然奇观、艺术杰作、或非凡

的人类行为等。Keltner 和 Haidt (2003)认为敬畏
最初是一种原始情绪 (primordial emotion), 其可
以追溯到面对权威的领导者, 低社会地位的个体
的服从体验。低社会地位的个体面对具有优越性

的他人时, 也会产生其它的情绪反应, 比如妒忌
(envy)。但妒忌是一种具有反抗性的、敌对性的情
绪反应, 尽管它有利于个体在竞争中的生存, 但
很少有文化鼓励它。由于妒忌的敌意性和潜在的

攻击性, 因此它可能会破坏已有的社会阶层。相
反, 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服从的情绪体验。它有
助于巩固已有的社会阶层, 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
作用, 具有适应性的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敬畏情绪不再仅仅出现在面对有权力或处于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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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领导者时, 它已经泛化到与力量(power)有
关的其它刺激, 如庞大的建筑、龙卷风等。 
1.1  敬畏的原型模型 

基于概念的原型理论, 人们拥有一个范畴的
表征集, 即原型(prototype)。原型包含从范畴成员
中抽象出来的一组特征。人们可以用原型来表征

某一个概念。每一个概念范畴都是由一系列与原

型接近程度不同的成员组成, 成员间的边界是模
糊的, 相互之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重叠( 彧寇 , 张
庆鹏, 付艳, 2008)。Keltner 和 Haidt (2003)指出, 
原型敬畏(prototypical awe)有两个核心特征：(1)
知觉到的浩大(perceived vastness); (2)顺应的需要
(a need for accommodation)。浩大指一切比我强大
的事物, 它包含物理空间的、社会地位的(如名望、
权力或威信)、或其它比个体强大的事物。如面对
浩瀚的大海 , 我们可以体验到浩大。Keltner 和
Haidt 进一步指出, 浩大和力量(power)之间存在
很强的联系, 对那些有力量的事物的体验通常是
浩大的; 顺应是敬畏体验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它
取自皮亚杰的术语, 表示新经验与现有的心理结
构不相适应时的心理重建过程。换句话说, 当个
体遇到的情境是他们不熟悉的或具有挑战性的 , 
并且需要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心理图式调整时, 顺
应就会发生。敬畏的顺应需要可能获得满足, 也
可能未得到满足。这意味着不管顺应是否成功 , 
都会发生敬畏。知觉到了浩大可以使个体体验到

渺小感、无力感和服从感, 而顺应的需要则可以
使个体感到困惑、费解和惊奇。敬畏的这两个核

心特征缺一不可, 仅含有一个特征的情绪不是敬
畏 , 如惊奇 (surprise)只包含顺应而不包含浩大 ; 
敬意(deference)只包含浩大而不包含顺应(Keltner 
& Haidt, 2003)。 

基于概念的原型理论, 概念是由原型和一系
列与原型接近程度不同的其它例子所组成的(寇
彧等, 2008)。原型是范畴内的典型成员, 是最具有
代表性的成员, 但同时该范畴内还有一些非典型
成员或边缘成员, 它们在范畴内的位置依其与原
型的相似程度发生变化。因此, 虽然浩大和顺应
的需要是原型敬畏的两个核心特征, 但敬畏也包
含一些边缘特征和非典型成员。不同类型的敬畏

情绪 , 某个边缘特征可能存在或缺失 (Agate, 
2010)。这些边缘特征包括：威胁(threat)、美好
(beauty)、卓越的能力(exceptional ability)、美德

(virtue)和超自然因果关系(supernatural causality)。
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常出现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 
比如面对雷电交加的暴风雨, 又比如是否出现恐
惧依赖于面对的权威者是希特勒还是甘地; 基于
美好的敬畏体验常出现在遇到美景的时候, 审美
愉悦是这类敬畏的主要特征; 基于个人能力的敬
畏常出现在遇到具有杰出技能或天分的他人的时

候 , 其可能诱发了某种形式的钦佩 (admiration); 
基于美德的敬畏常出现在遇到像特蕾莎修女、甘

地或马丁路德·金这类圣人的时候; 基于超自然因
果关系的敬畏常出现在个体感受到上帝或其他超

自然物体的时候。 
敬畏的诱发源多种多样, 研究表明, 自然事

物、艺术、音乐和人类成就是最常见的诱发源

(Braud, 2001; Farber & Hall, 2007; Keltner & Haidt, 
2003; Shiota, Keltner, & Mossman, 2007)。Keltner
和 Haidt (2003)将敬畏的诱发情境分为三种：(1)
社会诱发源：如权威的领导者和上帝; (2)物理诱
发源：如壮美的景观(如龙卷风、大教堂、音乐等); 
(3)认知诱发源：如宏大的理论(如进化论、精神分
析论等)。 
1.2  争议 

目前, Keltner和Haidt提出的敬畏的原型模型
在该领域颇具影响力。学者们基本接受了其对敬

畏的定义、以及对敬畏两个核心特征和诱发情境

的划分。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有不同意见, 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1)核心特征的确定; 2)对原型模型
的补充。 

第一, 在敬畏核心特征的确定上, 分歧主要
集中在恐惧和顺应的需要上。Halstead和 Halstead 
(2004)对敬畏进行了重新定义 , 认为它是人们对
于知觉到的比其自身更广阔的, 更有力量的或更
复杂的事物的一种正常反应。他们认为敬畏具有

以下 4 个特征：(1)敬畏是一种情绪, 它是在面对
比自己更巨大、更有力或更复杂的事物时感受到

的 ; (2)敬 畏 含 有 庄 严 的 (solemn)或 虔 诚 的
(reverential)惊奇, 这种敬畏的对象通常是神或有
权力的他人, 如教皇、亲王等; (3)敬畏夹杂着潜在
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面对比自己更大和更有力的
事物时, 使个体陷入无助的恐惧中; (4)敬畏包括
“在自然世界中 , 对知觉到的有力的 , 无法解释
的、巨大的或壮丽的事物的反应”, 如美丽的日
落、浩瀚宇宙中的繁星、宽广的海洋等。这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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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 Keltner和 Haidt (2003)定义中的浩大相似。
总之 , 敬畏是对可以同时激发起惊奇(wonder)和
恐惧(fear)、钦佩(admiration)和恐怖(terror)的事物
的反应。尽管 Halstead 和 Halstead (2004)、以及
Keltner 和 Haidt (2003)的敬畏定义有一些明显的
相似处 , 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区别。(1)Keltner 和
Haidt 认为对于敬畏来讲, 恐惧可能是个边缘特征, 
它在有些例子中出现 , 但在有些例子中不出现 , 
但 Halstead 和 Halstead 认为存在潜在的恐惧, 只
是个体可能意识不到, 但恐惧是敬畏的必要成分; 
(2)Halstead 和 Halstead 谈及的庄严的惊奇在
Keltner和 Haidt的定义中并不存在; (3)Keltner和
Haidt谈到的顺应的需要在 Halstead和 Halstead的
定义中并不存在。 

第二,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原型模型进
行了补充或修订。如 Bonner 和 Friedman (2011)
认为原型模型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敬畏解释模型 , 
他们更关注对于各种敬畏体验的描述。他们使用

解释现象学分析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的方法, 对施耐德《唤醒敬畏：发生
深刻转变的个人传奇》一书(Schneider, 2009)中的
个人访谈记录进行了编码和再分析, 发现敬畏体
验包含 10个元素, 可以被归纳为三个类别：情绪
的、认知的和感觉的。情绪类包括的元素有深刻

感(profoundness)、连接感(connectedness)、神圣感
(numinous)和恐惧(fear); 认知类包含的元素有浩
大(vastness)、存在意识(existential awareness)、开
放性和接受性(openness and acceptance)、以及妙
不可言的惊奇 (ineffable wonder); 感觉类包含的
元素有当下 (presence)和高度的感知 (heightened 
perception)。这些元素之间存在重叠和相互影响, 
其中深刻感、连接感和存在意识更具普遍性。

Bonner和 Friedman (2011)对于敬畏体验的归类应
该说是对原型模型的一个补充, 这使我们从个人
体验的角度去理解敬畏, 而不再仅仅把关注点聚
焦在对敬畏诱发源的分析上。Sundararajan (2002)
则认为原型模型的优点在于对诱发源的分析, 其
范围从核心特征“浩大”到边缘特征威胁、美好等。
然而, 对于反应的分析—— 顺应的需要则相对比
较薄弱。他认为原型模型应增加一个维度, 即意
识(consciousness), 并提出了原型的扩展模型。扩
展模型认为除了知觉到的浩大和顺应的需要, 敬
畏还需要将自我反思 (self-reflexivity)、超然

(detachment)和二级意识(second-order awareness)
等意识因素考虑进来(Sundararajan, 2009)。Keltner
和 Haidt的原型敬畏更多的将敬畏看作是沉浸的、
无反思的 (non-reflective)的一级体验 (first order 
experiences), 而 Sundararajan 则认为敬畏更多地
受到自我反思和沉思的影响。意识维度的引入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在敬畏情绪的发生

频率和情境上存在个体差异, 这可能与个体的自
我反思能力存在差异有关。在一些理论预测上 , 
两个模型也存在差别。如根据原型模型, 那些处
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们比处于更低的社会阶层的

人们体验到敬畏的频率更低 , 而根据扩展模型 , 
那些具有更多的认知和情绪资源的人们体验到的

敬畏频率更高。原型模型更多的关注敬畏的情绪

成分, 而扩展模型更多的看重敬畏的认知成分。
未来需要更多的实验室研究对两个模型进行检验, 
也可尝试统合上述各观点, 提出一个更全面的理
论模型, 并通过实证的方法予以验证。 

2  敬畏的特点 

积极情绪即正性情绪或具有正效价的情绪

(郭小艳, 王振宏, 2007),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尽管
在个体积极情绪状态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进展 , 
但很少有研究对积极情绪在情绪反应方面进行直

接的比较研究(Campos, Shiota, Keltner, Gonzaga, 
& Goetz, 2013)。为了更好的了解作为积极情绪之
一的敬畏, 我们需要明晰两点：一是处在敬畏情
绪下个体的感受和表达; 二是敬畏与其他具体的
积极情绪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两点构成了敬畏

情绪的特点。 
2.1  敬畏的表达 

Campos 等人 (2013)在核心关系主题 (core 
relational themes, CRTs)和情绪表达 (expressive 
displays)两个方面对 8 种积极情绪(幽默、敬畏、
满足、感激、兴趣、快乐、爱和自豪)进行了辨析。
CRTs主要强调个体主观的情绪体验, 情绪表达主
要强调个体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在 CRTs 上
(研究 1), 他们发现, 所有的积极情绪都具有强的
正效价, 但只有敬畏和渺小感有关。这与原型模
型中关于敬畏的两个核心特征相一致。面部表情

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表达方式。在情绪表达上(研
究 2), 他们首先拍摄下实验参与者表达某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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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视频, 然后让具有 FACS (面部表情编码系
统)认证的 2名编码者对视频进行编码。他们发现, 
敬畏的典型表达包括张着嘴、下颚下拉, 内侧眉
毛扬起、眼睛瞪大、以及头部前倾。这与 Shiota
等人(Shiota, Campos, & Keltner, 2003)的研究结果
一致。此外, Shiota还发现敬畏情绪下的个体有明
显的吸气。相比于其它的积极情绪, 敬畏和兴趣
(interest)很少出现微笑(Campos et al., 2013)。但总
体看来, 敬畏缺少独特的面部表情, 这也可能是
心理学家很少关注敬畏的原因之一。 

与敬畏联系最紧密的生理反应是鸡皮疙瘩。

我们知道, 鸡皮疙瘩是人在寒冷环境下, 皮肤上
出现的类似于鸡皮的小疙瘩, 它有助于留住暖空
气, 减少体温流失。人在受惊吓时也会本能地出
现鸡皮疙瘩, 这是因为毛发竖立会令动物看起来
体积更大, 以吓走敌人。但研究表明, 敬畏情绪下
的个体也会产生鸡皮疙瘩。Schurtz 等要求 93 名
大学生志愿者记录其在一个月时间内每次出现鸡

皮疙瘩的情况, 结果发现, 起鸡皮疙瘩的平均频
率是每周 2 或 3 次。引起鸡皮疙瘩的最主要因素
是寒冷, 其次是一些可以引起敬畏情绪的特殊事
件。在产生鸡皮疙瘩的敬畏情境中, 最常见的敬
畏诱发情境是社会性的, 即当想到或知觉到他人
或他人的能力、技能或天分时; 次常见的是审美
敬畏, 即当看到、听到或以其它方式知觉到由人
类创造出的事物时; 第三常见的是自然敬畏, 即
当看到、听到、闻到、或品尝到大自然中的某些

事物时(Schurtz et al., 2012)。处在敬畏情绪下的个
体会报告出更多的鸡皮疙瘩, Schurtz 对此的解释
是, 敬畏起源于服从权力者时的情绪反应, 当我
们面对比我们有权力、比我们优秀或者比我们社

会地位高的人时, 第一反应可能是有威胁的, 需
要采取防备的态度, 这时候的生理反应是鸡皮疙
瘩, 但最终我们会通过认知评价过程产生积极的
评价和采取尊敬的态度, 这一过程就不再出现鸡
皮疙瘩了。虽然恐惧也可以引发寒战等躯体感觉, 
但恐惧处于消极情绪范畴之内。在积极情绪范畴

内, 最容易引起鸡皮疙瘩的情绪则是敬畏。另外,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 由恐惧情境诱发恐惧情
绪、产生寒战的频率, 要远比由社会性刺激诱发
敬畏情绪、产生鸡皮疙瘩的频率低得多(Schurtz et 
al., 201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Maruskin等认为, 
关于寒战(chills)这一躯体反应, 现有研究并没有

对其结构做出明确的区分 (Maruskin, Thrash, & 
Elliot, 2012)。他们发现, 寒战由 4 种不同的生理
反应组成 , 分别是鸡皮疙瘩 (goosebumps), 刺痛
感(tingling)、寒冷感(coldness)和发抖(shivers)。聚
类分析(研究 1)和因素分析(研究 2)的结果均表明, 
鸡 皮 疙 瘩 和 刺 痛 感 可 归 为 一 类 , 命 名 为
goosetingles; 寒冷感和发抖可归为一类 , 命名为
coldshivers。Goosetingles 由趋近性质的刺激诱发
(approach-related), 并仅与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关 , 
如敬畏; 而 coldshivers 则由回避性质的刺激诱发
(avoidance-related), 并仅与消极的情绪状态有关, 
如恐惧。因此, 恐惧引发的可能更多的是发抖和
寒冷, 而非鸡皮疙瘩; 而当面对另我们产生渺小
感和敬畏情绪的事物时, 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出现
鸡皮疙瘩, 而非是发抖的躯体表现。此外, 敬畏情
绪是否可以引起其他一些生理指标如心律变异

性、皮电、皮温和肌电的变化, 未来的研究可做
进一步探索。 
2.2  与其它积极情绪的辨析 

不同种类的积极情绪的主要区别可能在于是

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t)的情绪(如敬畏、爱、
钦佩 ), 还是自我导向 (self-oriented)的情绪 (如自
豪、幽默、喜悦)。前者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对现实
而非自我的积极评价, 而后者更多的强调自我提
升(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敬畏是一种
自我超越的情绪, 它迫使我们将自己看作是更大
的事物的一部分。除了以自我超越和自我导向作

为积极情绪之间的区分方法, 敬畏和某些具体的
积极情绪还有如下区别。 
2.2.1  敬畏和快乐(happiness) 

虽然同属于积极情绪, 但敬畏和快乐的主要
区别在于：(1)诱发物的特点不同(认知的 vs. 社会
的)。敬畏应该由信息丰富的刺激诱发, 而不是由
物质或者社会奖励诱发。如果要求描述觉得快乐

的时刻, 个体通常描述的诱发物是物质奖励, 个
人成就, 或者愉快的社会交往。Shiota等的研究证
实, 相比于快乐情绪下的个体, 处于敬畏情绪下
的个体报告的诱发物更多的是自然(多数是全景
视野)、艺术和音乐、以及他人的成就, 而快乐情
绪下的个体报告更多的是社会性事件, 比如社交
聚会、团聚以及家庭活动。即使有少数敬畏情绪

下的个体报告的诱发源涉及社会性事件, 但也是
诸如结婚或死亡, 相比于快乐诱发物涉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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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 其更强调的是变动 (transition)而非关系
(relationship) (Shiota et al., 2007)。(2)与自我的关
系(减少 vs. 增强)。伴随着敬畏体验的思维和情感
应该是刺激中心的(stimulus-focus)以及自我消失
的(self-diminishing), 强调对自我以外的更大事物
的知觉 , 而非自我中心的(self-focus)和自我增强
的(self-enhancing)。而先前的实验表明诱发快乐会
增强自我中心的注意(Silvia & Abele, 2002)。(3)
行为表现, 快乐情绪下的个体更多的表现出微笑
行为, 而敬畏情绪下的个体很少出现微笑(Shiota 
et al., 2007)。 
2.2.2  敬畏和自豪(pride) 

自豪是在取得有价值的成就后我们的感受 , 
其功能在于将公众的注意吸引到自己身上, 并增
加个体的社会地位(Tracy & Robins, 2007)。相比于
敬畏, 自豪的诱发事件并非外部刺激, 而是个人
的成就或能力。自豪使个人的控制感和自我价值

感增强, 而敬畏使个人感觉更为渺小。从人格的
视角来看, 特质性的敬畏主要反映了认知灵活性
和开放性, 而特质性的自豪主要反映了情绪的稳
定性(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2.2.3  敬畏和惊奇(wonder) 

敬畏和惊奇常常不加区别的出现在一些文章

中, 但 Halstead 和 Halstead (2004)对它们做了区
分。惊奇的定义是“由超出预期或看似无法理解的事
物引起的一种情绪, 是混合了钦佩(admiration)、好
奇(curiosity)或困惑(bewilderment)的一种吃惊”。
相反, 敬畏是比惊奇更狭窄和更宽泛的概念。狭
窄是指它仅仅涉及特定类型的吃惊, 而宽泛是指
它除了含有吃惊, 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感情, 其
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恐惧。 
2.2.4  敬畏和钦佩感(admiration) 

与敬畏联系最紧密的情绪当属钦佩感。钦佩

感是当看到他人的美德行为或非凡能力时产生的一

种积极情绪(Immordino-Yang, McColl, Damasioa, & 
Damasio, 2009)。敬畏和钦佩感的相同之处在于其
情绪刺激在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个体, 超出了个体
的经验理解范围, 从而使个体产生困惑、惊叹和
惊奇(陈世民等, 2011; Keltner & Haidt, 2003)。两
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情绪诱发源的类型和特征上存

在区别。钦佩感的诱发源是他人优秀的能力、成

就、美德等, 处于社会诱发源的范围内, 而敬畏的
诱发源的范围更广, 还包括物理诱发源(如自然奇

观)和认知诱发源(如宏大的理论和伟大的艺术)。
敬畏的诱发源包含某种强大的力量, 而钦佩感的
情绪刺激的力量则较为温和(陈世民等, 2011)。由
此可见, 敬畏是一种比钦佩感更复杂和更强烈的
情绪。 

3  敬畏的诱发和测量 

尽管在敬畏的定义上学者们并未达成完全一

致, 但他们普遍认为敬畏对人类幸福具有重要作
用, 因而敬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工欲善其事, 必
先利其器。为了更好的了解敬畏情绪以及其对个

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需要寻找到在实验
室中可以快速有效的诱发状态性敬畏情绪的任务, 
以及开发出可以测量特质性敬畏情绪的量表。 
3.1  诱发 

敬畏常常是被不可思议或异乎寻常的事件或

卓越优秀的他人激发起来的。根据原型模型的理

论 , 敬畏包含浩大和顺应的需要两个核心特征 , 
其诱发情境主要分为社会、物理和认知三种情况。

实验室中诱发敬畏情绪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抓住敬

畏的这两个核心特征和三种诱发情境实现的。通

常采用的方法包括视频任务、回忆任务和阅读任

务。任务的主题是那些可以诱发敬畏的典型事件, 
如自然景观、孩子的出生和艺术品等(Keltner & 
Haidt, 2003; Shiota et al., 2007; Saroglou, Buxant, 
& Tilquin, 2008)。 

视频任务通常要求个体观看一段视频以诱发

敬畏情绪(Rudd, Vohs, & Aaker, 2012; Saroglou et 
al, 2008; van Cappellen & Sarolou, 2012)。如
Cappellen等要求实验参与者观看一段 3分钟视频, 
其中一部分个体观看的是自然景观的纪录片, 其
可以诱发个体对自然的敬畏, 内容主要是一些全
景的风景, 如瀑布、沙漠、海洋、大河、以及高
山 ; 一部分个体观看的是有关孕妇分娩的视频 , 
其可以诱发个体对生命的敬畏, 内容讲述的是一
对年轻的异性夫妇在妻子怀孕期间的一些片段 , 
包含了妻子做超声波检查、孩子出生的瞬间, 以
及第一次怀抱婴儿。也有少数研究以幻灯片的形

式给个体连续呈现自然景观的照片以诱发敬畏情

绪(Oveis et al, 2009)。 
回忆或书写任务(write narratives)要求个体回

忆其过去的敬畏经历 (Griskevicius, Shiota, & 
Neufeld, 2010; Rudd et al., 2012; van Cappell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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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olou, 2012)。如敬畏诱发条件下的个体被告知
“敬畏是对巨大的和令人震惊的事物的一种反应, 
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理解, 请写下使你体验到敬畏
的经历” (Rudd et al., 2012); 或者要求个体回忆看
到过的最美的自然景观, 如日落、著名的景点等
(van Cappellen & Sarolou, 2012)。 

阅读任务通常要求个体读一段故事, 并尝试
体验故事中人物的感受(Griskevicius et al., 2010)。
如诱发敬畏条件下的个体读到的是关于登上埃菲

尔铁塔眺望整个巴黎的故事; 中性条件下的个体
读到的是登上一个不知名的塔并眺望平地的故事

(Rudd et al., 2012)。 
上述三种任务均可以有效的诱发敬畏情绪。

但敬畏的诱发情境多种多样, 未来的研究可针对
不同主题的诱发情境进行区别, 考察哪种主题和
哪种手段的诱发效果更好？另外, 实验室诱发敬
畏情绪进行相关研究, 势必会受到生态学效度的
质疑。未来研究可尝试引入虚拟现实技术, 增强
个体面对敬畏情景的沉浸感。同时, 也可尝试采
用现场研究, 如对参观自然景观的游客或正经历
分娩的夫妻进行一些行为研究等。 
3.2  测量 

在人格研究领域, 研究者强调积极和消极的
特质性情绪, 而非强调体验到某些情绪状态的频
率和强度(Shiota, Keltner, & John, 2006)。敬畏可
能同时具有状态性和特质性的特征。人们在敬畏

体验上可能存在个体差异, 即有些人更容易体验
到敬畏情绪。Shiota 使用包含敬畏分量表的特质
性积极情绪量表 (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otion 
Scales, DPES)测量其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其中特
质性积极情绪量表的 7 个分量表有：快乐(joy)、
满足(contentment)、自豪(pride)、爱(love)、同情
(compassion)、幽默(amusement)以及敬畏(awe)。
敬畏分量表共包含 6个条目：(1)我经常感到敬畏; 
(2)我周围充满美好; (3)我几乎每天都感到惊奇; 
(4)我经常在周围的事物中找寻模式; (5)我有很多
机会看到美好的大自然; (6)我寻求对理解世界的
挑战体验。该量表为 7点计分, 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他们发现, 敬畏和大五人格中的
外向性、经验的开放性存在相关。虽然这一发现

很有趣, 但 Shiotal 等关于敬畏倾向的测量并没有
被证实具有良好的效度。此外, 敬畏分量表的信
度也没有报告 , 仅仅知道的是 108 名大学生的

Cronbache α系数为 0.78。Güsewell和 Ruch (2012)
使用德语版的 DPES 量表对 574 名成年人进行施
测, 结果发现敬畏分量表的 а系数为 0.58, 略低于
Shiota等的研究, 但仍处于可接受的范围。目前还
未见专门测量个体敬畏特质的量表, 未来可尝试
开发具有高信效度的特质性敬畏量表, 探讨敬畏
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在
实验室中可以通过任务设置诱发个体的敬畏情绪, 
说明敬畏情绪同时具有状态性的特征。而对于敬

畏情绪诱发任务的效果评价, 现有研究通常在诱
发任务后要求个体报告他们当时的情绪状态, 如
要求他们对几种情绪(如生气、悲伤、敬畏、平静、
无聊、兴奋等)进行评分(如 1代表完全没有, 7代
表非常) (Rudd et al., 2012)。未来研究也可尝试开
发具有高信效度的状态性敬畏情绪量表, 作为诱
发有效性操作检查的工具之一。 

4  敬畏的心理作用 

敬畏情绪可以给人们带来情绪上的、心理上

的以及生理上的益处(Curtin, 2005), 但却很少有
实证研究探索敬畏情绪的心理后效。现有的少数

实证研究表明敬畏情绪可以延长个体的时间知

觉、增加亲社会行为、促进精神追求、减少自我

意识以及对信息进行深入加工等。 
4.1  时间知觉 

现代人大多感觉生活节奏快 , 工作压力大 , 
时间不够用。这种有太多事情要做而没有时间去

做的感觉会给人们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不健
康的饮食(如快餐)、缩短睡眠时间和身体健康下降
等。研究表明, 相比于快乐情绪下的个体, 敬畏情
绪的个体知觉到的时间更充裕。这说明相对于快

乐 , 敬畏可以扩大人们对时间充裕性 (time 
availability)的感知(Rudd et al., 2012)。有两种理论
可以解释敬畏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一是现在扩

展理论(extended-now theory), 该理论认为关注当
前时刻可以延长时间知觉 (Vohs & Schmeichel, 
2003)。敬畏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出现在他
们眼前的事物, 因此延长了时间知觉。二是社会
性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 该理论认为当时间感延长的时候, 人们会
更有动机去获得新知识(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敬畏可以激发起人们获得新知识
结构的愿望, 因此 SST 理论预测敬畏激发心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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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变的能力可能标志着对于敬畏的反应是时间

感的延伸。总之, 敬畏可以延长人们的时间知觉, 
使我们生活的更为轻松, 对于高压力和快节奏的
现代社会, 敬畏体验对于个人生活颇有益处。 
4.2  亲社会行为 

研究发现, 诱发敬畏情绪的个体比诱发快乐
情绪的个体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慈善团体上 , 
但在金钱捐助的意愿上两者没差别。其原因可能

与敬畏可以延长时间知觉有关。相比于快乐情绪, 
敬畏情绪可以使个体产生时间充裕的感觉, 抑制
烦躁感 , 激发个体在亲社会行为上的时间投入
(Rudd et al., 2012)。然而, 上述研究仅仅测量了个
体的行为意图或态度, 并没有测量个体的实际行
为。未来研究可尝试测量个体的助人行为。同时, 
敬畏情绪是否还可以减少个体的攻击意图或攻击

行为尚不清楚, 值得进一步研究。亲社会行为是
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础, 对个体的发展和
社会的和谐意义重大。因此, 培养个体的敬畏感, 
将有助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建立。 
4.3  精神愉悦 

研究表明, 敬畏情绪可以促进人们对于精神
世界的追求。相对于中性条件下的个体, 诱发敬
畏情绪的个体更愿意选择消费精神产品, 敬畏使
人更偏爱精神产品(Rudd et al., 2012); 相比于选
择享乐目的地(Hedonic destination)如海地作为旅
游地, 诱发敬畏情绪的个体更愿意选择去西藏旅
游 , 因为西藏作为佛教的“首都”, 是很受欢迎的
精神目的地 (spiritual destinatio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相比于中性条件下的个体, 诱发
敬畏情绪的个体, 认为宗教或上帝在其生活中更
有意义, 对宗教和灵性(spirituality)持有更为开放
和积极的态度 (Saroglou et al., 2008)。 Joye 和
Verpooten (2013)认为 , 宗教性的纪念性建筑
(Religious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RMA)如大教
堂或金字塔, 可以激发出人们的很多情绪, 其中
最普遍、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情绪是敬畏。RMA通
过其固有的浩大(包括体积上的庞大和价值上的
昂贵)激发人们的敬畏体验。反过来, 敬畏体验又
可以促进宗教的社会功能, 在心理上加强社会联
系。此外, 相比于中性条件下的个体, 诱发敬畏情
绪的个体报告了更大的状态性生活满意感, 看待
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和更积极(Rudd et al., 2012)。可
见, 敬畏可以促使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自

己的精神生活上, 激发个体对生活的热爱与投入, 
有助于个人幸福的提升, 这将对个人生活乃至一
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4.4  自我意识 

敬畏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情绪。它迫使我们将

自己看作是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 使我们与更宏
大更永久的东西相连 , 使我们感觉到渺小和谦
卑。研究表明, 体验到敬畏情绪会使人们觉得自
己属于大群体, 处于敬畏体验中的个体更多的关
注周围的环境 , 更少的关注自我 (Shiota et al., 
2007)。敬畏情绪可以使人们感到自己与他人存在
联系。相比于中性条件或者诱发幽默情绪的个体, 
诱发敬畏情绪的个体更多的报告了自我与他人相

联系的感觉, 其中诱发自然敬畏的个体报告了更
多的自我与全人类相联系的感觉, 诱发生命敬畏
(分娩情境)的个体报告了更多自我与较亲近的他
人 (如朋友 )相联系的感觉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这一发现背后的认知和动机过程
尚不清楚, 可能的解释是基于积极情绪的扩展和
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1), 积极情绪拓宽了注
意的范围, 促使个体产生新的想法和新的联系。
古语有云, 满招损, 谦受益(《尚书》)。敬畏带来
的渺小感和谦卑感, 可以促使个体不断的自我提
升。身怀敬畏之心的人, 不会妄自尊大, 在生活中
会保持谦卑的态度。而真正的谦卑, 并不会使人
们丧失自由、尊严和创造。因此, 人类只有心存
敬畏, 才会懂得谦卑反思。 
4.5  信息加工 

特质性敬畏和认知闭合需求存在负相关

(Shiota et al., 2007)。研究证明, 当个体产生了敬
畏情绪 , 他们不再利用启发式对信息进行加工 , 
而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加工(Griskevicius et al., 
2010)。这是因为敬畏是由那些自身不能解释的外
部刺激引起的, 故其可以促进信息的收集和新图
式的形成(Keltner & Haidt, 1999)。Griskevicius等
通过诱发个体的敬畏情绪发现, 相比于中性条件
下的个体, 敬畏情绪下的个体对于弱的说服信息
的接受态度下降, 即敬畏情绪使个体更不容易被
弱的论点说服, 这说明个体对信息进行了更深入
的系统性加工(Griskevicius et al., 2010)。这一结果
提示我们, 尽管以往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促进个体
对信息进行系统性加工, 而积极情绪促使个体进
行启发式加工(Mackie & Worth, 1989), 但单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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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效价作为分类标准考察情绪对信息加工的影

响似乎过于简单。不同种类的积极情绪, 其对社
会认知和信息加工的影响并不一致, 如幽默可能
有助于人们对信息进行启发式加工, 但敬畏可能
更有助于人们对信息进行系统性加工。敬畏对于

信息加工的影响可能在广告业中颇具现实意义。

试想如果一支广告的意图是想通过播放自然美景

激发个体的积极情绪以说服人们购买产品, 但很
可能无意间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产生

了相反的广告效果。 

5  未来研究方向 

自 2003 年 Keltner 和 Haidt 提出敬畏的原型
模型起, 敬畏的实证研究只经历了短短的 10年时
间, 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 正是因为敬畏研究刚
刚开始, 才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研究空间。未来
可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着手, 对敬畏的
定义和特点、生理机制及其培养等问题进行更深

入系统的探索。 
首先 , 关于敬畏的实证研究和基础研究不

多。未来研究可解决如下问题。(1)对于敬畏的定
义需要进一步的界定, 如恐惧是不是敬畏的必要
成分, 学者们还未达成一致。敬畏可能存在中西
文化差异。中文在对“awe”一词的翻译里可以直接
看到“畏”这个字, 而敬畏一词并不能在《辞源》中
找到, 是“敬”和“畏”的复合词。此外, 中国文化中
也包含很多关于敬畏的表述。如孔子说, “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
氏》)。由此可见, 中国人对于敬畏的理解更多的
包含了“畏”和“恐惧”的成分。可能描述诱发敬畏
情绪的刺激物比描述敬畏体验本身更为容易, 因
此现有的敬畏定义多从诱发刺激的类型出发。(2)
需要对敬畏和其它情绪做进一步的区分, 如辨析
敬畏和感激(gratitude)、高尚(elevation)、爱、恐惧
等的相同处和不同处; (3)哪类人更容易产生敬畏
情绪。个体认知资源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

知识结构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是否可以影响个体产

生敬畏情绪的频率和强度, 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 
(4)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探索敬畏是如何改变人们
的知觉和行为的, 如基于敬畏的核心特征之顺应
的需要, 敬畏情绪是否有可能提高人们的创造力
等。同时, 未来可探索敬畏和其它积极情绪在改
变人们具体的知觉和行为的效果上是否存在差

别。(5)尽管研究已经发现敬畏情绪可以出现鸡皮
疙瘩的生理反应 ,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探索敬畏
的生理机制和神经机制。未来可借助各种神经成

像技术(如 fMRI)进行与敬畏情绪有关的脑区定
位研究。 

其次, 尽管是积极情绪的一种形式, 敬畏有
时离安全边界过于接近, 以至于我们也闻到了消
极情绪的味道。我们对敬畏的体验偶尔也会夹杂

着焦虑和恐惧的情绪。当我们目睹龙卷风或是看

见世界贸易中心塔楼的崩塌时, 敬畏和恐惧掺杂
在一起(Fredrickson, 2009/2010)。死亡、绝望和怜
悯都是敬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像欢欣和快乐
是敬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样(Schneider, 2009/ 
2011)。敬畏的复杂性表明它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效
应, 其中并非完全是积极的。根据敬畏的原型模
型, 敬畏的消极效价是个备选成分, 它的出现取
决于威胁(threat)这一边缘特征是否出现。但并非
所有的诱发情境都会像“龙卷风”等自然灾难一样
具有明显的威胁特征。例如, 沉浸在当下时刻可
以导致个体的自我调节失败(Vohs & Schimeichel, 
2003), 这暗示了敬畏可能存在消极的心理后效
(Rudd et al., 2012), 比如拖延行为。此外, 如何利
用敬畏的积极方面, 克服其消极方面, 扬长避短, 
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第三, 敬畏是一种具有自我超越的情绪, 它
使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欣赏周围的事物和生活 , 
它是我们道德和精神追求的力量之一(Schneider, 
2009/2011)。因此, 培养人们的敬畏感, 可以将人
们对生活的恐惧转变为对生活充满惊喜, 可以使
人们具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可以让人们的生
活更加幸福。当代人本-存在主义主要代言人施耐
德认为,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唤醒敬畏, 例如
爬山、凝视雕塑或者到国外旅游 (Schneider, 
2009/2011)。未来研究可尝试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培养人们的敬畏感, 如通过音乐、艺术、自然、
审美和旅行是否可以培养人们的敬畏感？研究者

可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找到培养敬畏感的最佳途径, 
并尝试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 启发和鼓励学生们
从小参与或从事一些唤醒敬畏感的活动。 

《追寻生命的意义》的作者弗兰克尔曾作为

集中营的长期囚徒, 几乎丧失了一切。他在书中
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随着内心世界生活渐趋深

入, 囚犯们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艺术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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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 有时竟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可怕处境。

在从奥斯威辛去往巴伐利亚一所集中营的途中 , 
我们隔着囚车小窗的铁栅栏, 眺望落日余辉映红

萨尔茨堡的群山层峦。当时, 如果有谁看到我们

那种如醉如痴的神态, 绝不会相信我们都是那些

自知今生自由生还全然无望的人。尽管如此——
或许恰恰因为如此—— 我们为久未领略的大自

然之美所深深陶醉” (Frankl, 1946/2003)。正是这
种对艺术和自然的敬畏, 才使人们面对苦难的生
活仍不失希望。敬畏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惊异

和欣喜, 敬畏让我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敬畏可
以使我们感到幸福, 敬畏可以让我们对生活充满
希望。通往敬畏的道路(即生活的谦卑、惊异、壮
观和神秘 )是一条使人觉醒和动态的道路
(Schneider, 2009/2011)。然而, 施耐德认为, 人们
的敬畏正在耗竭(Schneider, 2009/2011)。人们不再
关注事物本身, 对其本来的状态感到惊讶, 而是
去寻找一些可以用来购买或租用的东西去消费。

正是由于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 人类才毫无节制
的向大自然索取, 同时也遭受了大自然的一次次
惩罚; 正是由于丧失了对生命的敬畏, 当今社会
才频频出现了朱令事件、黄洋事件。培养敬畏不

仅对个人身心有好处, 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的意
义。面对频发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汶川地

震、上海松江死猪事件、美国 911 事件, 研究敬
畏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心理学应更多的关注敬畏

本身和敬畏培养, 告诉人们应对生命、自然和宗
教常怀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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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motion: Awe 

DONG Rui; PENG Kaiping; YU F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one important kind of positive emotions, awe has been overlooked by psychologists in the pas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proposed a prototypical model of awe and have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we empirically. Awe has been found closely related to time perception, prosocial 
behaviors, spiritous delight,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uture research shall focus on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awe, overcoming negative influence of awe, and cultivating people’s feelings of 
awe in life, etc. 
Key words: positive emotion; awe; prototypical model of awe; accommodation 


